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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黄老爷子病了42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戴熙说的这个情况，在古董造假中
很常见。造假者经常会把一张真画或
字帖剪碎，补到十几张甚至二十几张假
画上去。到此，我对《清明上河图》的坎
坷经历，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

当时在画院里绘制汴河景色的一共
有两个人，张择端和另外一位不知名的
作者。宋徽宗选中了张择端的画，亲题

“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又配以双龙小
印。另外一幅画则被存在画院，暂且称
其为乙本。

《清明上河图》一直流传到明代，
在李东阳收藏之后，此画惨遭毒手，被
裁掉了1/3。造假者把这1/3剪成十几
片甚至几十片，制成了一批赝品，其中
留有双龙小印的那一片《清明上河图》
绢布，被补入一幅叫《及春踏花园》的
画中。

到了嘉靖朝，残缺不全的《清明上
河图》正品流入严嵩手里。与此同时，
黄彪拿到了乙本，他以此为基础，制成
了几乎可以乱真的《清明上河图》赝品，
后来流入王世贞弟弟的手里。等到严
嵩败亡，这一真一赝两个版本便彻底混
淆了。没人知道被嘉靖皇帝抄入内府
中的是真品还是赝品。

到了清代，戴熙先在别处看到《及
春踏花图》，对此画产生了疑问，然后他
在宫中看到了《清明上河图》的残本。
他指出《及春踏花图》上的双龙印，原
来是在《清明上河图》上的。但慑于皇
威他不敢声张，就把这个发现写成《戴
熙字帖》，和缺角大齐通宝一起珍藏在
铁匣内从不示人，连他的儿子戴以恒
都没见过。戴熙死后，《戴熙字帖》和缺
角大齐通宝一并失踪，不知被谁偷偷取
走，这两样东西辗转落到了樊沪号。这
是我这一次调查得到的结果。

只要找到《及春踏花图》，把双龙小
印那一块绢布与《清明上河图》两个版本
作对比，就可以知道哪个版本是真的了。

我厘清思路以后，打了个电话给方
震，请他转接刘一鸣。

“《及春踏花图》这幅画我知道。”刘
一鸣说。我心中大喜，可他接下来的话
让我心中一沉：“可惜它早就被扯碎
了。抗战结束后，五脉有一次豫陕之
争，七家郑州商铺在豫顺楼设下赏珍
会，力战黄克武。黄克武连战连捷，他
们只得从开封请来一位叫阴阳眼的高
人，与黄克武赌斗‘刀山火海’，用的就
是这幅《及春踏花图》。阴阳眼最终击
败了黄克武，自己付出的代价却是《及
春踏花图》化为碎片。当时具体发生了
什么，我并不清楚。黄克武回来以后，
对五脉的人闭口不提此事，所以没人知
道那次堵斗的细节。”

“那还不简单，问一下黄老爷子不
就得了吗？”

刘一鸣沉默片刻说：“刚刚得到消
息，黄克武心脏病突发，已经被送到香
港玛丽医院，现在处于昏迷中。”

听到这个消息，我如五雷轰顶：“怎
么回事？”

刘一鸣说：“克武在跟一名女性谈
话时，突然心脏病发作，直接被送到了
医院。”

“梅素兰？”我脑海里跳出那个双目
失明的老太太。

“据随行者说，她是在黄克武回到
宾馆时出现的，两个人在大堂只交谈了

几句，克武就发病了。”刘一鸣回答。
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是复旦大

学。我上到博士楼三楼，然后轻轻地敲
了敲戴海燕的门。

“我知道太晚了，打扰你休息了。但
是有件急事我一定得问问你。”我压低声
音，“我记得你上次提到过，戴鹤轩一脉
是戴氏的分家，很早就迁离了钱塘。”

“没错。”
“你那次说的是他们家先去的河

南，后迁到了南京？”
“是。”
“他们家在河南做什么生意？”
“古玩。据说做得还不错，是河南

数得着的大字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
他们才迁回南京。”戴海燕回答。

“多谢！”我转身离开。
离开复旦大学以后，我返回宾馆，

给戴鹤轩打了个电话。
我问：“你跟我赌斗的那种形式叫

百步穿杨，是不是河南特有的说法？”
戴鹤轩说：“对啊。百步穿杨只有

河南这么说。”
“戴海燕说你家原来也在河南待

过，经营的还是古玩生意。那你听说过
豫顺楼的赏珍会吗？”我努力克制自己
的心跳，“那次是河南七家商铺联手办
的，你们家有没有参与？”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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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俊失业

红艳看不惯公公这副吃相。
“你看看你爸，又开始点豆腐乳了，

嘴吧嗒得比钟都响。”红艳坐在梳妆台
前，朝脸上涂面霜。

“你管他呢。”倪俊说。
“我管不着任何人，但我得管我自

己，我上一天班，到了家滴水未沾，粒
米未进，就忙着看股票，看基金，我为
谁辛苦，为谁忙，指望你妈那点退休工
资，我们一辈子都走不出这条破胡
同。”红艳说。

倪俊打哈哈，从抽屉里拿出点东
西：“喏，吃个卤蛋垫垫肚子，喝点果
汁，床底下还有。晚上吃少点好，免得
发胖。”

红艳诧异道：“胖？哼，我倒是想
胖，我现在都不到90斤了！自从嫁到你
家，我都瘦成皮包骨了，我们俩一个月
800元的伙食费是白交的呀，说是中午
给我带饭，可什么时候见过荤腥？同事
都笑我，问我怎么吃这么素，我只好说我
在减肥。现在晚上回来还是这么吃，谁
受得了。那豆腐乳有什么营养？我都快
成肉干了，生不出孩子你可别怪我！”

倪俊半低着头，脸背过去，他不敢
看红艳，只是不说话。沉默是他最常用
的办法。

红艳接着说：“你妈是个甩手掌柜，
每天围在麻将桌前。你爸做菜做得比
猫食都少，我们的伙食费都用到哪儿去
了，我就不信有这么狠心的父母，还挣
孩子的钱吗？这马上又要交钱了。”倪
俊还是不说话。

红艳说：“你倒是说话呀！”
倪俊委屈地说：“你让我说什么？”
红艳把面霜瓶朝桌子上一摔：“这

个月的工资呢？”
倪俊瞪着两眼看着她。
“看什么看，这个月的工资呢？不

存钱怎么行。你不会自己偷偷花了
吧？”红艳警觉道。

“没有。”倪俊半天才吐出两个字。
“没有？什么意思？什么叫没有？

钱呢？拿出来。我帮你存着，不能乱
花。”红艳说。

倪俊一动不动。红艳推了他一下，
倪俊像不倒翁一样，动一下又弹回来。

“钱呢？钱呢？”刘红艳仿佛一头
发疯的母狮子，工资就是她的食物，她
要保护食物，谁动她的工资，谁就是她
的死敌。

倪俊说：“我失业了。”
红艳听了心头一颤，脚下一软，一

屁股坐在床上。
多少年来，春梅始终对倪家的家庭

聚会发怵。那小姑子、妯娌又精明又能
说，张春梅就算躺着也会中枪。

“妈，你这被褥怎么湿湿的，没晒还
是没换？嫂子，妈睡这样的褥子可不
行，这样身体怎么能好，嫂子我给你那
床八斤的棉胎呢，怎么不拿来给妈用？”
春梅的小姑子倪伟贞在老太太房里检
查。倪伟贞难得回家一次，所以总是检
查得特别仔细，好像她是老总，春梅是
她的员工。

“这褥子是前几天刚晒的，妈老不
愿意开窗，说风大。”春梅解释。

伟贞当即说：“妈不愿意开窗？那
不能等妈不在屋里的时候开开窗吗？
老人想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想到做到，
是不是？妈这偏瘫刚好利索，别回头来
又落得腰腿不好，妈身体不好，还不是
给嫂子你添麻烦。”

这一顿夹枪带棒的说教，让春梅
的脸一下子就变得铁青，她是嫂子，她

能怎么说呢。作为媳妇，做得再好，在
小姑子眼里还是不到位，而且可能是
别有用心。这么多年，春梅早都习惯
了，但每次小姑子找碴儿，她还是会生
闷气。

正说着，春梅的嫂子吴二琥进来
了，问：“怎么回事，都在这儿杵着？”伟
贞把褥子发潮的事说了一下。

二琥说：“哎呀，我当多大事儿呢，
赶明儿我把我那烘被机拿来，几分钟被
子就干了，你嫂子前几天还问我来着，
是我自己忘了，怪我怪我。”很显然，二
琥是在帮春梅说话。

春梅感激得差点落泪。这个家也
只有二琥有时候能帮她说几句话，在倪
家只有她和二琥是外来户，所以有些同
病相怜。

“那也得注意，妈身体不好，现在是
非常时期，马虎不得，我就说嫂子要是
实在没空，就给妈请个全职保姆，钱我
们大家出。”伟贞道。

春梅气得说不出话。
二琥接话说：“小妹，妈的脾气你还

不知道，她是不容许家里面有外人的，
请保姆妈是绝对不答应的。”伟贞见挑
不出什么毛病，转身走了。

春梅跟二琥说：“多亏你来。”
二琥笑着说：“他们家人就是这点

毛病，自己不愿伺候妈，别人伺候她又
嫌不到位，真是难伺候。”

春梅叹道：“只有你知道我。”
（摘自《熟年》伊北 著）


